
2012-2019年
2000-2500
2011年—2600
2010年—2800
2009年—3000
2008年—3100
2007年—3200
2006年—3400
2005年—3600
2004年—4000
2003年—4200
2002年—4600
2001年—4800
2000年—5200
1999年—5500

1998年—6000
1997年—6400
1996年—7000
1995年—10000
1994年—10500
1993年—11000
1992年—12000
1991年—13000
1990年—14000
1989年—16500
1988年—17000
1987年—18000
1986年—18500
1985年—19000

1984年—19500
1983年—20000
1982年—21000
1981年—21500
1980年—22000
1979年—25000
1978年—28000
1977年—32000
1976年—35000
1975年—50000
1974年—60000

1973年—80000
1972年—100000
1971年—120000
1970年—200000
1969年—300000
1968年—400000
1967年—600000
1966年—800000
1965年—1000000
1964年—1800000
1963年—3800000

陈年老茅台
收购价格表

活动时间：
2019年10月12日—10月20日

以上价值为53度，单瓶全品相，不跑酒报价，跑酒与品相不好的价格另议

老酒回家重金求购感谢你的支持
好
消
息

为筹建老酒博物馆，斥巨资开展老酒征集活动,征集1953年到2019年间的茅台酒,以及2000年之前的十七大名酒包括茅台酒、汾酒、
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酒、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武陵酒、宝丰酒、宋河粮液、
沱牌曲酒、虎骨酒等以及全国各地名优陈年老酒,不管什么品牌。我们一律大量收够，此次征集是为了筹备老酒文化收藏馆。

我们懂酒 、爱酒，希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如果遇到好的藏品，我们将毫不犹豫开出高价。
家有陈年老酒的朋友注意了,瓶裝老酒包装不易保存,易出现少酒漏气、封口破裂等品相情况，它的品相和价值成正比,请把握这次机

会。
此次活动获得阜阳市继顺商贸有限公司顶力支持；特邀老酒鉴定专家张阜阳先生莅临。主办方是满怀诚意而来,有收藏老酒的市民请

把握这次机会,请您珍藏的老酒拿来让我们老酒鉴定师免费鉴定一下,让您的收藏心中有数。
此次征集活动，公开、公正。通过本次活动，一方面可以让老百姓认识到老酒的收藏价值，一方面可以把现存稀缺的老酒收购上来，按

照专业的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中展示，宣传老酒文化 。另收安宫牛黄丸、老阿胶、冬虫夏草。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8号银河王朝大酒店16楼1630室
乘车路线: 1路、48路、52路、55路、56路、56A路、61路、64路、98路、298路等，到顺城大街南站下车即到

张老师: 18255811581 13102119656 13965589007（此电话长期有效）
交易成功，赠送大豆油一桶或加多宝一箱，并报销车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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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滴在失去功能的记忆里
一颗心在哭
这里没有遗忘
我只是风的一部分
如你不在我的手中温暖
当你不能等到中秋
只为黎明而来
而我仍在你的眼睛里

摇荡着他们的灵魂

没有灵魂之隔
我容貌也会温暖世界
走过大山晚霞
我悄悄说出了无法施展的诗行
有的人一边推出窗子
一边摇荡着他们的灵魂
这里的另一边
将是我的眼睛

在冬风中飞舞

我又遇见了冷和孤独
任何人所忽略的是
一个人的手中
没能感觉到你
可能因你在飞舞
独自面对这个冬天
记得你说过你是一棵古树上
哭得最大声的孩子

逃亡

我们还能逃亡多久
面对世界的人
在另一个地方慷慨地
我要抬起头
摸到每个人的头发
那么多的旧衣服
叶子为你而留下

这个秋天，祖国春日滚动
每一粒时光里，都有芳菲和风雷
农民创造又一个丰收节

粮仓，生活的灯盏
花生、紫薯，为彩色发电站
翻开的红土上，耕作，节日一
样喜庆
星空正在回来——牛羊低头，
看见大地的远方
山脉收获巍峨，天空获得仰望

多像朴实的英雄之心，在研磨新米
用盐边和米易，这两个县大的
形容词
爱他们，每一位农人
——像庄稼，都有一颗凤凰的心

秋天，守恒的事物多起来
红太阳里喂马，白月亮里捉虫
人间内外，生机浩瀚
天空，用麦芽糖安顿自己
接受火焰并赞誉

寰宇，正穿越我的眼眶
其他日子，种子一样
生活一点点过来，田野奔波的人
与天近得，每一个动作
都是世界的年轮

黄昏就是南瓜压低光环，往人
群里挤
欢喜是桂花味的
秋水就要溢出大地
丰收已到，世界的边缘

更多地栖居乡村：
含有我的青涩，与水牛同一音节
天干净得想象力那么近

每一场打谷，都是对敬畏的萃取
成熟的，都会永恒。
生长就是收成
会被一样的美好，珍藏
如月亮在地球上升起
这是生活的深处，麦浪成为嗓音
被群山扶住，不漂走
以分钟为体量

像风雅颂沾上泥土
我在高原，体魄为天蓝
英雄就是一粒谷
气温里，有板栗、桃子的毛脾
气和水灵灵
睁大眼睛，含沸腾

人们都回到家乡，安宁更加辽阔
这是一辈子在做的事
会有株玉米，长得像妻子
秋风抬高河山
一切涨起来。心血
在内心安静地——狂欢

大海收获的涛声里，波浪与麦
垛是亲人
家父背着喷雾器，七律般
万物的饱满在发光

村庄，可靠的神圣
浓艳大地
我们心境大开
生活无需急躁，春风与秋天在
一条道上

高粱地，风的音箱
唱腔悠久得长出
丙谷镇、贤家村、田坝村
白云一样，端正的门庭
像在祝福旭日

无边的庄稼地升起，站在高处
更尊重泥土
山河的沉醉味浸透劳作
我们用暗香相互照耀
十月低缓，韶光不辜负人

玉米叶厚若电极，像一个
雕像被呼出
秋天，我看出未知
风是声音的身子骨，飞鸟背着
自己脊梁

动用整个世界，大地已热，赞颂
加上蓝色，开始酝酿白酒
收割者都是胸怀

可爱的草木归于山河
每一粒谷物，都是一年又一年
拥有天日的所有繁华
田野里黄金是沙沙声，影像在
破土动工

给节气颁奖，结识一百种粮蔬
星宿赶着马车，有祖父的慢那么高
家乡装下多少立方的风，从不
白刮，我喜欢它的忘我

那些牛马、农机、苍耳，在衣锦还乡
是大地带来的抵达
我再次用一条河流，写下爱你
一切的绚烂归于红土

这彻夜不眠的黄土，是太阳的影子
让河流把闪电，压进镰刀
白鹭，裁缝的天色，就是落在
彼此身上的岁月

谷粒，总会放大了等你
鸟鸣带来彩色倾听
天空弯下腰，搂着秋天
万物，想成为人类一部分，彩
霞走在回村的天空

热爱不会被辜负
生活即未来：一切光影青葱

秋雨之思

母亲啊，这秋雨之夜，
我只能在纸上哭，在梦中喊。
您的秋天，群山泪流满面，
视线里的薄霜，结满菊花的白，
我的头顶，天空取走了悼词，
像河流运走枯萎的时间。
大雁的叫声低徊，托着秋风，
母亲留在山野间的脚印，
或许正踩着新泥和家犬的轻吠
——穿过凌乱的永夜。母亲啊
您曾经说过，秋天远行的人，
一定会在霜降之前，回来……

跪

三年了，母亲
也许您已将我们忘却。
黄土下的世界那么小，
怎么还有空间
挤得下漫长的遗忘？！
鸟鸣声突然被卡住，
母亲仿佛有话要对我们说。
风声紧紧抓住大地，
它深陷在三年前的悲痛里。
母亲平静地扶正头上的秋草，
像生前梳匀花白的发丝。
我们跪下——
在这唯一可以喊娘的地方。
母亲举起手中的墓碑
她说：儿啊，别哭，
对着这面大理石镜子
快擦檫你们脸上的风霜。

娘

三年前，这个称谓多么温馨，
如今，这个词，只会令人酸楚。
娘去世后，这个汉字
孤悬在无尽的黑夜。我们无法
摆脱一具黑棺木，和生活的死结。
匍匐在词根脚下的全部温暖，
都在秋风中，化为了冷雨，
它动一动，我们胸口就有针在扎。
叫一声娘，是很奢侈的事，
今天，万物将悲伤推出了眼眶。

植物学

山岗上，母亲与众多乡邻
围坐在秋草中，谈论一年一度的
庄稼和气候，也谈“再生”
和“往生”，俨然进行自由辩论。
乱石堆垒的坟茔，寒酸粗陋，
与他们生前的居所，构成
某种精神上的神秘关系。
多年前，他们也像荒草一样活过
并且深信：只要将骨殖埋进泥土，
春来，一定可以再次发出新枝。
母亲不懂植物学，但熟稔“再生”，
她心性良善，却否认佛教的“往生”。
我不敢确定：关于“再生”和

“往生”之间，有哪些叙述
可以雷同。只知道，她的一生：
总是不断为庄稼去除杂草
一丝不苟于“再生”的每个细节，
——严谨如迂腐的植物学家。
再是将拮据的粮食匀给讨荒的人
——自己却偷偷咽着野菜，
那时，她又多么像一个佛教徒。

墓志铭

母亲刘氏，农民，不识字，
在深刻的文字后面长眠。
她眼中，这些规则齐整的文字
更像农具，适用于不同季节。
镰刀和锄头，永远保持战斗姿势，
它们被困在一方墓碑里
与铺天盖地的野草军团搏击。
憨直的连枷挥拳撸袖，
深沉的箩筐在一旁心不在焉。
扁担和尖担，为谁主谁从
大声争吵。晒席和箩箕，
有严重的自恋与偏执，
它们狭隘的方圆，注定不能妥协。
所有农具，仿佛都已逃离
偏旁的位置，在熟睡的部首里
敲打出嘈杂的四季更替……
我不得不让这些桀骜不驯的
汉字，跪在窄窄的石碑上，
向操劳一生的母亲，低头谢罪。

叫一声娘是奢侈的事（组诗）
□吴沛（重庆）

写在母亲三周年祭日。
——题记

吴沛，笔名哑铁，系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武隆区作协主
席，重庆文学院创作员，《重庆诗刊》副主编。诗歌发表于《诗刊》
《星星诗刊》《草堂诗刊》《红岩》《重庆文学》《文学港》《散文诗世
界》等，出版诗集《隔窗听雨》《酒和宋词之间的时光》等。

|诗人简介|

攀枝花金沙江一线大裂谷
中，清朝咸丰年间以来即以产
苴却石、制砚台驰名。1909年
该砚曾被云南省送往巴拿马博
览会，一举获选。因产量小、运
输不畅，加之工匠作古，湮没几
近 80 年。经相关部门和民间
工艺大师的不懈努力，苴却砚
跻身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而
且集四者特点于一身，其实用
效果媲美端歙，而尤以其丰富
的膘、眼、线、纹等众多石色称
雄于砚界，被誉为“中国彩砚”。

我感兴趣的，更在于苴却
的读音和具体指称。

“苴”字，普通话读作“居”
（jū）。在四川攀枝花、云南永
仁一带的方言里，“苴”读“左”
（zuǒ）。史志中称今攀枝花仁
和区为“大姚北界，苴却又北
界”，“苴却”，原是指这一大片
沟谷深切的地区。

明朝嘉靖乙未年（1559），
这一地区繁盛的么些族等，受
到官府压迫，他们开始武装反
明，东至会理，南至元谋，西北
到永胜，西南至祥云。明王朝
派通判张明、指挥王经平息叛
乱之后，用武力控制震慑这一
地区，在今永仁县城建立了“苴
却督捕营”。从此，“苴却”正式
用汉字写入了史志，指的是今
永仁县所在地。到万历年间，
这地区又再次发生么些、傈僳
族群联合武装反抗政府，史称

“铁锁箐之乱”。云南巡府邹应
龙亲率数万官兵驻扎苴却督捕
营指挥，历经年余，才将战乱平
息。从此，这地区的么些、傈僳
族群被赶杀。明王朝又在此搞

“军屯”、“民屯”，会同大姚高土
司从武定、元谋等地迁入白夷
（里泼）到此定居，并委托了他
们中的十个上层头人为“马头
官”，分别管理通知这区域中十
个地区，清代就称为“苴却十
马”。到雍正年间，清政府采用

“改土归流”策略，剥夺高土司
的政权，把白夷下层从农奴地
位解放出来成了佃农。“十马改
里”后，苴却改为永定乡，并编
定保甲，各地落地名载入了《大
姚县志》。民国二年，永定乡正
式设永仁县，宣统元年参加巴
拿马博览会展出的大堡硝砚石
以产地命名为“苴却砚”，而不
称“永仁砚”。

对于这一段历史，苴却砚
专家张竣山有他的看法，他对
我说：宋淳熙进士高似孙所著

《砚笺》收录有四川泸石砚，北
宋诗人黄庭坚得泸川石砚赞其
易毫受墨。传说三国时期诸葛
亮五月渡泸，就在现砚石产地
的拉窄渡口安营扎寨，他在水
边捡得一块有七个眼的石头

后，见石质细润，便制成砚台帐
前使用，并称其七星砚。此石
在唐宋时期闻名天下，后来不
再称泸石砚而叫苴却砚的过
程，则和这一地区管辖归属设
置变化和民族纷争战乱有关。
苴却石的绿斑就是石头中长出
的“猫眼”，非常珍贵，以前只有
端砚才有“猫眼”。苴却砚的读
音，当地人读“左”，不读“居”，
应该是来自彝族发音。其实，
当地还有一个说法，明朝时当
地人在一座古墓里发现一尊泥
塑将军像，将军左脚踏马蹬，逐
渐成为本地的保护神。因为将
军左脚踏马蹬，后来泥塑像的
左脚恰恰损坏，逐渐成为“左
却”。明朝开始，云南省永仁县
一带才为此石定名“苴却”。但
从普通话和普及意义而言，我
赞成还是读作“居”。

早在唐南诏时期，“苴”已
是当地较为常用的语言，而南
诏王室的后裔就是分布在滇西
的彝族。在南诏，王子被称为

“信苴”，“苴”是勇猛、壮大、显
赫之意。官员、人名含苴字的
比如：骠苴低、低牟苴、放苴、履
苴、苴诺直、时牟苴、喻茜苴、罗
苴子、尹辅苴等；地名含苴的
如：利备苴、玉白苴、瓦波苴、思
卡苴、里苴倾、六苴、苴却等。

作为少数民族发音的汉语
记音现象，这种情况在西南地
区非常普遍。根据我的调查，

“峨眉”其实也是来自彝族读
音：“俄沫”，这在彝语中是“大
石头”之意。峨眉山、金顶、舍
身崖、万佛崖，就是一块块硕大
无俦、壁立千仞的大石，推测起
来，应该是彝语中称呼的“大石
头”，被古代采风的文化人以汉
语记音的方式记载了下来，成
为了地名。

在四川，“苴”字还有一个
更为古老的文化源头：巴国。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
“苴、蜀相攻击”；唐代司马贞作
《索隐》解释道：“苴音巴。……
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而得
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
苴国位于今四川省广元市境
内，是周代的一个小诸侯国。
苴国与当时巴国、蜀国齐名，渐
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前
316年，秦吞苴、伐蜀、灭巴，在
苴国治地设葭萌县；西魏将葭
萌县改设为黎州，再后改黎州
为利州；此后直至明代，广元一
直为历代州、府、郡、路首府，元
代统治者为显示其“德威广播，
疆土广大”，改利州为广元，并
将“川陕行中书省”由咸阳迁至
广元。此名沿用至今。

“苴”字读音极多，旧版《中
华大字典》上就有 17 种读音，

如千余切，音居；宗苏切，音租；
班交切，音包；总古切，音租，等
等。但这些读音都同地名无
关。

经过反复考量，苴就是四
川民间称之为芭茅的植物。对
芭茅有多种叫法，比如叫大巴
茅、巴茅、茅草、芦苇等等，盛产
于水泽、山塘四周，尤其是在川
东一带，苴是巴地常见之物。
巴茅又叫五节芒、菅芒花。河
滩上大片大片的芦花飞扬的植
物，高逾一丈，那不是芦苇，而
是巴茅或芭茅，即芒草，准确的
说是五节芒。

最早记录芭茅的是《本草
纲目》。在“白茅”条下云：“芭
茅丛生，叶大如蒲，长六七尺，
有二种，即芒也。”又云：“五月
抽短茎，开花如芒也。”即芒草
中长有短穗的一种。在医家看
来，芭茅清热通淋，祛风和湿。
芭茅最显著的特征有两个：其
一，剑状的叶子边缘锐利；其
二，粗壮的茎秆填满海绵状的
髓。芭茅十分柔韧而挺拔，它
从各种茅草里峭拔而出，风却
没有摧折它。

芭茅不仅仅成片生长在水
边，田埂地头、房前屋后、坡边
悬崖处处可见它的踪迹。几十
株为一丛，年年长出即遭刈割，
砍了又生，生命力极其强悍。
以前芭茅是乡村一日三餐做
饭的主要燃料，现在人们对它
的需求已大不如以前，更有甚
者，在春天就将它灭掉，因为
它生殖力太强，农民认为它们

“吸走了地力”，但是被铲除或
火烧之后，芭茅的根茎照样能
长出新芽，种籽触地即生根。
顽强而执拗，简直像巫峡盐水
女神对廪君的、化作漫天飞虫
的爱情。芭茅纠结为一团，兴
风作浪，难怪江南、四川民间
有“芭茅养虎”一说，茂密的芭
茅一直是老虎的隐蔽所在，芭
茅花虎纹斑斓，就像是老虎的
兄弟。

在我看来，芭茅林不但是
老虎的栖身所在，也是乡野空
间里传说的大本营。

芭茅叶子的边缘锐利有锯
齿，很容易割伤皮肤。俗话说

“芭茅是个鬼，就怕滚开水。”受
伤后舀滚水泡手，伤口容易愈
合。刚抽出的芒穗娇嫩，称为

“茅针子”，微甜，在贫瘠的岁月
里是小孩喜欢的零食。成熟的
芒穗形如芦苇花，可用来制作
扫把。芭茅茎秆可编草帘，通
常充作柴火。我母亲幼年在资
中县乡下生活，她曾经采集过
十几天的芭茅花，才填充成一
个枕头。由于耗费太大，芭茅
枕头已经绝迹了。

对于人们的镰刀与冷落，
巴茅倒也不予计较，依然顽强
生长，傲然挺立在天地间，迎风
俯仰，却从不会被劲风折断。
植物的生命力，不禁让我联想
起巴人、苴人那种强悍、坚韧的
民风。用草的名头来张扬地
望，就像西王母头上的“戴胜”，
真是实至名归。

相传朱元璋登基后，一天
他正在批阅奏章，发现有一份
来自故乡的帖子，再看内容，是
一首诗，内有如下句子：“手拿
钩镰枪，杀尽土霸王。打破罐
头城，拔掉汤元帅，活捉窦将军
……”朱元璋看完，恍然大悟，
忆起写奏折人，竟是儿时与自
己一起放牛的伙伴。朱元璋念
起旧情，当即封了那人的官
职。这几句诗貌似描述战斗情
景，其实朱元璋心知肚明，写的
全是放牛场景。前两句是说拿
镰刀割草；后几句叙述某次有
趣的经历：一群放牛娃趁放牛
之机，偷来人家黄豆，用瓦罐煨
着吃。争抢中不小心摔破了瓦
罐，泼了汤，豆子也撒了，伙伴
们满地捡豆子呢！诗中提到的

“霸王”，正是芭茅的俗称。
到了秋天，秋风赋予草木

以不同的风的形象。那时芭
茅花盛开了，秋风入林，万叶
闪动，一派飒飒擦玉之声。巴
茅花固然是四川山野里的一
道独特风景，而在秋风打开的
景致之外，河滩、山坡上还可
以见到成团的“飞蓬”，在风里
疾走，像一个施展地趟刀法的
强人。我猛然想到，鲁迅先生
所言的“野草”，想象里总是低
矮的，其实未尝不可是芭茅，
只有它的强悍，才配得上“野
草”一词。

金秋 十 月 ，我 开 车 带 女
儿、姐姐回了一趟母亲在资中
县沱江边的老家，丘陵起伏的
老成渝高速公路两侧，芭茅密
密挺立，不知者还以为是人工
种植的护路、景观植被。尤其
是在资中、资阳一带具有赭红
色土壤的乡野，我发现芭茅大
体有两类：开银色花的芭茅高
达三四米，茎秆粗壮，很像青
纱帐；开紫红色花的芭茅明显
要矮小很多，但漫山遍野，紫
霞烂漫。农民告诉我，芒花栉
风沐雨，色泽逐渐变淡、变白，
这是芒花老去、种子成熟的标
志。在阵阵金风里，我仔细观
察，还可以发现飞离的花穗的
种子，就像纷扬的细雪，缓缓
飘过头顶，或停留在发际。细
细听见芭茅的浅吟，人就突生
一种悲秋之感。芭茅来年又
是蓬蓬勃勃一大片；人，却是
又老去了一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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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苴却砚到芭茅草
□蒋蓝（成都）

只为黎明而来（外三首）
□小封

小封的诗 30

丰收节
——农人正让谷粒盛满祖国河山

□马飚（攀枝花）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流动的歌声，嘹亮是一种状态
是独特的语言，是深藏不露的美好
这多像一些，生动的号角
这多像一些鲜活的童话
在鸽子的梦里，歌唱新时代的
主题
这是在告诉我，有一些鸟类
有一万朵流云，如音乐一样的
挥洒
那些生长于快乐的事物
是一种生命的秘密，流水一样
的秘密
守候在奇妙的寓所
当生活，以一种辽阔的形式铺展

这些城市的封面，盛开如葵花
的方阵
满载幸福的往事

秋天的消息，简单如萝卜、白菜
这些质朴的兄弟
重新回到集市的深处。这里的黄昏
放飞，如同鸟儿一样敞亮
几方艳丽的积木，几多血红的旌旗
兴高采烈的人群，像奔腾的大河
流动的，除了歌声，就是起伏的麦浪
就是晚霞一样的渔火
就是一把撒向人间的温暖

嘹亮的歌声，在道路上流淌
那是一片野花，开在旷野的栅栏
哦，田野……
稻谷风流，炊烟潦草。
一场现实主义的雨水
把一个古典的村庄，装满浩荡
的秋色
走吧，我的兄弟，
去饮一杯丰收的美酒
在码头，在边关，在古人醉过的地方
比如长安或罗马，或夜泊明月
一条丝绸上绵延的长河

这里的黎明，有草色无边的喧响
从远方传来，是山雀醒来
去问候一个沧桑的花园
我醉心于果实一样的芳香
多么熟悉，一棵橡树火热的激情
走向广场，那是都市的旗杆
驮着翩翩少年，金色的梦想
一片成长的声音，好比一位画师
涂鸦一帧井然展开的气象

今天，向你问好，我灿烂的祖国
在光芒之下，一只熊猫像歌手一样
躺在向阳的山坡，所有的色彩
都晃动着阳光般的影子
所有亲密的花开
都会变成寂静的想象
所有嘹亮的歌声，都会准时升起
在祖国，在晴空万里的江山

为新中国放歌
□李永才（成都）

|诗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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